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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子

! ! ! ! ! ! ! ! ! ! ! ! ! !"#茭白园路

杨浦区的茭白园路是一条不起眼的小马
路，外婆就住在那里；我小时候也住过几年，
那里是我感到最亲切的地方。小时候经常听
外婆讲她父亲的事，后来才知道在苏维埃的
档案里有我曾祖父的名字：裔庆荣。他很早就
参加了中共，外婆年轻时也当过联络员。这里
大多数是私人房屋，解放后，旧茅房拆迁后，
盖了一排排整齐的二层楼砖房。就是各家门
对门，中间相隔一条很窄的弹硌路。
这里每天早晨是热闹的旋律，欢快的进

行曲。天还没亮，各家的门就“吱扭、吱扭”地
响了，在一片“哗啦啦”刷马桶的声响中，杂着
各种音调的叫喊声!“张大妈，去买菜啦，今朝
有新鲜的带鱼。”“侬先去，帮我排只位子。”
我时常拉着外婆的衣角，随着几位阿姨

去菜场。从菜场回来后，整个弄堂里已是烟雾
腾腾的，家家都在生炉子，我也常帮着外婆扇
炉子，眼睛熏得直流泪，还在拼命地扇着。
外婆出来，把炉子拎到弄堂口，那儿有穿

堂风，炉子一会儿就旺了起来，各家生完了炉
子就拿着铅桶去水站拎水、淘米、洗菜……水
站上热闹极了，媳妇们卷着袖口，麻利地洗着
衣服；她们有时凑着耳边说几句悄悄话，便哈
哈大笑起来。
嚣闹的上午过去了，下午的小弄堂显得

很宁静，外婆戴起了老花镜，从扁圆形的柳条
筐里拿出了针线开始缝补衣服。远处传来悦
耳有节奏的“笃笃”敲竹筒声，这声音在小弄
堂里荡漾着，惹得睡不着午觉的孩子一骨碌
地爬起来，溜出屋。那是买绿豆糖粥的老头来
了，我常常溜出去，拿出二分钱，喝了一碗又
糯又凉的糖粥。粥滑得很，吃在嘴里，“咕溜”
一下滑到肚里。在炎热的盛夏能喝上一碗爽
口而清香的粥，比吃山珍海味还要有味。
当卖粥的老头挑了摊子刚走，后面又传

来轻脆的“当当”的铜器声。一个老头“吱哑哑”
地挑着一副担子走了过来，我急忙跑进屋钻到
床底下，找出破布，废铜烂铁去换几块糯米糖。

小时候，我穿着木拖板，“噼噼啪
啪”地在弹硌路的小弄堂朝外婆家走
去。双手捧着大团棉花糖，贪婪地朝嘴
里塞去。外婆早就听出我的脚步声，她
在屋里就叫了起来，“囡啊———”我赶
紧跑了起来，偎在外婆身上，我把棉花

糖朝外婆嘴里塞去……“小姑娘头发乱蓬蓬
的，夜里老鼠要爬上来的。”我不敢乱动了。外
婆慢悠悠地帮我梳了个又光又亮的小辫子，
额前没有一点留海、直头缝、辫子编得很紧，
像一条老鼠尾巴似的拖在后面。不过我觉得
挺美，拿着小圆镜左看右瞧地看上好半天呢。
梳完了头，就坐在外婆脚上荡秋千；她拉着我
的手笑眯眯地哼了起来：“摇啊摇，摇到外婆
桥，外婆叫侬好宝宝……”

当年弄堂后的空地上新建了一个钢铁
厂，大跃进时代大炼钢"每天下午，有几大卡
车煤渣倒在空地上。我喜欢和弄堂里的惠惠、
常宝一起，从门外拿起了小元宝篮和小铁扒
去捡煤渣。我们来晚了，许多小伙伴早已蹲在
地上，拼命地扒着煤渣堆。我也用小铁扒刨呀
刨，发现一块没燃尽的煤，心里甜滋滋的，高
兴地像看见了一块黄金一样。夕阳西下，我们
踏着晚霞的余光，挎着满满两篮煤渣走回家。
当我们走到弄堂口的自来水给水站，看水老
头从小木板房里伸出脑袋，一手拧着很大的
自来水龙头，一手拿着很粗的胶皮管朝每个
铅桶里放水，大家在窗口上放一块水牌……
船上的人家生活很有趣，妇女拿着大淘

箩在河边淘米、洗菜，然后蹲在船头，在黄泥
垒成的小灶上煮着蚕豆、芋艿菜饭，莴苣叶咸
肉菜饭。呵，香喷喷的味随着一缕缕青烟在河
面飘散开，好香啊……他们赤着脚蹲在船头，
黑乎乎的手端着大木碗狼吞虎咽地吃着。我
不由自主嗡动着嘴，馋馋地盯着他们，肚子也
在咕咕地叫……
我回到了家，外婆已做好了晚饭。大方桌

上放着蚕豆菜粥、南瓜饼、咸鸭蛋和蒸茄子，
这是我最爱吃的饭菜。我搬了张小方桌放到
门口，外面的人家已经在吃饭了，有的坐在门
槛上，有的端着碗，串着门边唠边吃着。
晚上这儿则是一首优美的轻音乐，吃好

晚饭，弄堂里的男孩子又去捉蟋蟀了。我就坐
在凉席上和隔壁的圆圆挑棚棚，一根鞋底线
能挑出许多美丽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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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包是织锦缎做的，双层。不过，林艳
红伸手一捏，就凭手感还是知道里面什
么———金块。“这……不好意思。”尽管心里乐
开了花，表面文章总要做的，林艳红伸手把化
妆包推回去，等做成了再说。“一点见面礼，等
成功了，我们老板会重重酬谢。”苏心秋又把
它推过去。

苏心秋返回深圳不久，西浦厂信
函追来邀请孙老板去敝厂考察洽谈。
就这样，经过干女儿巧妙斡旋，孙老
板顺风顺水坐上了西浦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第一把交椅。其实，在考察时，
西浦厂懒散、浪费，且松松垮垮的习
惯已成自然，就被孙老板看在眼里，
所以他一坐定位置，就对西浦厂收骨
头，弄得下面怨声载道，引发一系列
事件。

随孙老板到西浦后，苏心秋离群
索居，在西浦人眼里显得神秘莫测，
其实暗地里她于公于私任务都很艰
巨。于公，她要为干爸爸物色人才，拉
出一支团队，成为企业的顶梁柱。于
私，她和小赵开始实施计划，早日完
成他们的使命。可这中间，孙老板交
给她一个任务———用美人计取代林艳红，当
财务总监。几天后，在核心会议上，人事部长
高浦清毫无征兆地宣布，鉴于林艳红女士年
龄偏大，不适于任重职，她的财务总监一职由
苏心秋女士接替。随后，苏心秋故意与金赤名
保持距离：“外面说得难听死了，我们还是避
避风头……”金恨恨地说：“一定是那个女人
散布的，你别怕，不会让她得意太久……”
接踵而来的是，在林艳红身上发生了敲

头案和入室盗窃案。眼看着林艳红屡遭袭击、
身临危险，姐弟俩觉得他们要抓紧了。一旦林
遇害，他们无从得知担保人是谁，那翁婿案之
谜就真正石沉大海。姐弟俩搜肠刮肚，想出追
问林艳红的绝招———趁她不注意，钻进她的
车里，在行车途中追问，她无法逃脱，无奈之
下兴许能说出真相。这位弟弟虽然在西浦分
局检测科供职，却干起了刑侦队的工作，不
过，仅是他的私活。
经过一番跟踪，小赵摸准了林艳红的出

入规律，并搞到林的汽车钥匙。

一天傍晚，小赵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林
艳红的小车，猫在驾驶座的后面。他猜得没
错，林也用独自在车里的当口打秘密电话，这
个秘密电话，使小赵暂时放弃追问。
鬼，林开口叫对方鬼，口气像在打情骂

俏，叫对方鬼。君不见现今的女孩叫自己的男
朋友“猪”。她说：“红本子什么时候拿去？省得
被人抢被人偷，晒出去，对你没好处！”

“多少？按协定上的份额分。一
分都不能少！”听林艳红这话，小赵
以为是讲单位财务里的账。后面的
话就很不寻常。
“扣除别墅的钱？没门，那笔账

另外算，那是你要付出的代价，我陪
你玩的代价！”林艳红的语气像江洋
大盗，“你耍赖？港商九百万有字据
在我手，我还拿到了三百万的旁证，
要不连红本子一起交出去！”
“港商”和“三百万”引起小赵的

警觉。姐弟俩从录音中听出端倪：那
“鬼”八成是担保人，另外他们江家
两条人命换来的不是三百万，而是
九百万。林要追回少拿的部分，他们
事先还签了协定。还有红本子，可能
红本子里有揭露担保人的证据，是

林艳红与鬼交易的筹码。
这个“鬼”是谁？他们找了他整整三年，现

在一定要找到。
这次林接到一个电话：“到哪里？干嘛那

么远？……我记一下，西浦渡口，周五晚上，好
吧，到时候你把钱带来，一分不能少，见到钱，
我再把红本子交你，这样就两清了……”好
了，他们马上知道那个鬼是谁了，苏心秋嘱咐
弟弟说，只要那个鬼一出现，他们交易尚未结
束，就报警。趁着人赃俱获把他们一举归案。
星期五晚上，跟以往不一样，林艳红把车

停在夜巴黎美容院停车场，先去浴场，然后进
美容院。候在这里的小赵发现驾驶座上已经
放了一只小型保险箱。看来，已为装钱做好了
准备。过了好一会，林做好美容出来，坐进车
里把一本普通的红塑封套笔记本装进保险箱
并锁上，然后把扣保险箱的绳子用锁扣上自
己的右手腕，小赵想，怪不得抢、偷者一无所
获，原来林把红本子藏在夜巴黎美容院的某
个地方。


